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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索马里整体动荡背景下， 邦特兰地区成为 “稳定孤

岛”， 其发展路径具有独特研究价值。 通过系统分析邦特兰内部治理机

制与外部互动策略， 可以发现该地区稳定发展的内核在于双重战略的系

统实践： 对内构建以部落推举为基础、 议会间接选举为路径的共识型政

治， 通过权力分享机制平衡氏族利益、 化解内部冲突； 对外则在联邦格

局中扮演战略行为体角色， 借助合作与制衡策略保障自治权并扩大区域

影响力。 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成效关键在于单一部落主导的社会结构、 历

史积淀的治理经验及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 然而， 邦特兰地区发展也面

临精英固化、 社会包容性不足及外部关系不确定性等挑战。 邦特兰治理

实践为理解索马里的局部稳定提供了新视角， 其经验为深陷治理失效与

冲突困境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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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全境持续动荡， 邦特兰地区却保持相对稳定， 形成非洲之角独特的政

治地理格局。 安全方面， 索马里南部与中部面临 “青年党” 和 “伊斯兰国索马

里分支” 的双重恐怖主义威胁； 邦特兰则在美国和阿联酋支持下开展反恐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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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取得一定成效。① 治理方面， ２０２４ 年联邦政府通过宪法修正案试图收回税收

权， 引发各地抵制并导致国内关系紧张；② 邦特兰则于 ２０２４ 年初顺利完成选举，
实现权力平稳过渡。③ 经济方面， 联邦政府严重依赖国际援助， ２０２５ 年上半年美

国削减非军事援助后经济陷入困境；④ 邦特兰则依靠渔业出口、 跨境畜牧业贸易

和国际投资建立起自给型经济圈。 社会结构方面， 索马里传统氏族制度在南部成

为冲突催化剂， 达鲁德 （Ｄａｒｏｄ） 和哈维伊 （Ｈａｗｉｙｅ） 等部落争夺摩加迪沙控制

权导致暴乱频发； 邦特兰则实现氏族制度现代转型， 维持部落间平衡。⑤ 国际关

系方面， 联邦政府持续接受美国政府价值评估； 邦特兰则通过非对称外交拓展空

间， 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⑥ 在此背景下， 研究邦特兰地区实现并维持相对

稳定的核心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学界长期关注索马里国家构建问题， 已有较深入的系统分析。⑦ 但国内学界

针对邦特兰的研究较为薄弱， 国外虽有不少探讨， 也存在一定不足。 部分研究将

邦特兰稳定归因于外部安全支持等单一因素， 如强调美国无人机情报合作和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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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军事援助的作用， 但未解释这些外部资源如何转化为地方治理能力。① 现有研

究多聚焦特定时间点的稳定状态， 缺乏对邦特兰稳定发展的演进脉络、 关键转折点及

外部冲击适应机制的动态分析。② 总体而言， 目前的研究既未构建多维度关联机

制， 如外部援助如何通过内部治理转化为稳定效能， 也未建立时间维度的演进逻

辑， 如稳定从外部依赖到内生韧性的过渡阶段。 这导致难以全面解释邦特兰稳定

的成因与可持续性， 而未能阐明其稳定的特殊性， 就无法为索马里其他地区或类

似冲突后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治理范式。 由此， 本文聚焦邦特兰治理策略如何维系

地区稳定， 通过重新审视其政治发展历程， 为后冲突部落社会的治理研究提供新

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索马里邦特兰的历史根源

邦特兰地区的社会秩序、 政治轨迹与部落历史紧密相关。 要理解该区域形成

达鲁德部落核心认同格局、 延续传统冲突调解机制的原因， 需回溯三条关键历史

脉络： 一是从萨马勒 （Ｓｏｍａｌｅ） 与萨卜 （Ｓａａｂ） 族系的起源传说、 通婚差异及迁

徙历程， 揭示达鲁德部落如何奠定邦特兰单一部落主导的社会基础； 二是从前殖

民时期围绕资源纠纷形成的长老调解、 氏族大会等机制， 到殖民时期联合抗敌的

集体行动， 揭示协商与凝聚的政治文化如何积淀； 三是从索马里独立后哈维伊部

落、 达鲁德部落因政权垄断引发矛盾， 以及巴雷政权因部落利己主义最终崩溃的

教训， 揭示邦特兰治理逻辑中对赢者通吃模式的规避。 这些历史脉络为解析邦特

兰社会结构与政治逻辑提供了历史支撑。

（一） 社会基础： 单一的部落构成

索马里人主要分为萨马勒和萨卜两大族系。③ ９ 世纪后， 随着家族繁衍及皈

依伊斯兰教， 索马里人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婚。 １１ 世纪， 穆斯林教长谢赫·达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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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ｌａ） 女子结婚， 并生下 “萨马勒” 和 “萨卜”， 即索马里两大族系的始祖。 因此， 两
族系是同宗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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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贾巴尔蒂 （Ｓｈａｙｋｈ Ｄａｒｏｄ Ｊａｂａｒｔｉ） 来到索马里， 与当地迪尔索马里人 （Ｄｉｒ
Ｓｏｍａｌｉａ） 族长的女儿杜比拉·迪尔 （Ｄｏｏｍｂｉｒａ Ｄｉｒ） 结婚， 其后裔形成萨马勒族

系的达鲁德部落。 １３ 世纪， 谢赫·伊萨克 （Ｓｈａｙｋｈ Ｉｓａａｑ） 来到索马里与迪尔索

马里人通婚， 其后裔成为萨马勒族系的伊萨克部落 （ Ｉｓａａｑ）。① 其他萨马勒族系

的部落祖先也都有类似高贵的宗教出身。 迪尔部落与阿拉伯人通婚使萨马勒族系

地位高于萨卜族系。 萨卜族系虽皈依伊斯兰教， 但因缺乏联姻关系而地位较低，
通常从事铁匠、 皮革匠等服务性工作。②

萨马勒族系分为迪尔、 伊萨克、 哈维伊和达鲁德四大部落； 萨卜族系分为拉

汉文 （Ｒａｈａｎｗｅｙｎ） 和迪吉尔 （Ｄｉｇｉｌ） 两大部落。 各部落由多个氏族组成， 邦特

兰作为达鲁德部落聚居地， 由五个氏族构成 （见图 １）。③ １３ 世纪后， 人口增长

导致各部落对草场与水源的需求增加， 哈维伊部落和拉汉文部落逐渐向南迁徙，
达鲁德部落则沿着哈维伊部落的路线迁徙， 占领草场后继续将哈维伊部落向南驱

赶， 使他们最终南迁至肯尼亚境内。④ 另一支达鲁德部落迁入欧加登， 伊萨克部

落则被驱往塔朱拉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ａｄｊｏｕｒａ）， 成为索马里北方最大部落。⑤

图 １　 达鲁德部落氏族组成

资料来源： Ｉ􀆰 Ｍ􀆰 Ｌｅｗｉｓ，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 ５ － １６􀆰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摩洛哥］ Ｍ·埃尔·法西主编： 《非洲通史》 （第三卷）， 屠尔康等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５４７ 页。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２， ｐ􀆰 ３； 马晓霖、 梁国璇： 《沙特阿
拉伯的非洲之角政策： 历史演变与效果评估》，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３—１３６ 页。
索马里和邦特兰部落氏族划分主要参考以英国学者刘易斯和索马里历史学家穆罕默德·
哈吉·穆赫塔尔为代表的 “六大部落划分法”， 这也是学界较通用的划分方式。 参见
Ｉ􀆰 Ｍ􀆰 Ｌｅｗｉｓ，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ａｊｉ Ｍｕｋｈｔ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以色列］ 萨迪亚·图瓦尔： 《索马里人》， 《民族译丛》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６ 页。
Ｈｅｌｅｎ Ｃｈａｐｉｎ Ｍｅｔｚ （ ｅｄ􀆰），Ｓｏｍａｌｉａ：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ＧＰ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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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鲁德部落的单一主导地位构成邦特兰地区社会认同的基础。 部落根源和迁

徙历史强化了达鲁德部落成员的归属认知， 为共识形成筑牢情感根基。 达鲁德部

落的传统习俗及价值准则， 如长老委员会 （Ｇｕｕｒｔｉ）， 经长期社会互动内化为区

域普遍遵循的核心规范体系， 规避了多元文化异质性引发的认同摩擦。 部落内部

依托传统生成的权威主体具备统一协调效能与决策合法性， 以部落整体利益为行

动导向整合内部诉求、 调解局部分歧， 有效缓解多元权力主体博弈引发的共识

困境。

（二） 历史经验： 冲突解决与集体行动传统

前殖民时期， 部落间因水源与土地争夺频发纠纷。 索马里人通常通过械斗解

决资源争端， 胜利方占有资源。① 但械斗代价高昂， 部落也会采用习惯法解决纠

纷， 以确保稀缺资源共享。② 部落长老作为秩序维护者， 以长老委员会名义出面

调解纠纷。 为保证公正， 一般由中立第三方部落长老组成委员会。③ 他们结合实

际情况与沙里亚法， 提供协商环境或进行仲裁。④ 若调解失败， 传统部落氏族大

会 （Ｓｈｉｒ） 提供更广泛参与的协商平台， 其决议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⑤ 决议

执行通常由获益更多方推动， 必要时可诉诸武力。⑥

殖民时期， 达鲁德部落的政治主张转向一致对外， 以抗击殖民者为主。 欧洲

殖民者进入非洲之角后， 各部落在如何处理与外来强权关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达鲁德部落欧加登氏族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Ｈａｓｓａｎ） 主张抗击欧洲人， 获得氏族支持， 于是他们联合达鲁德部落杜尔巴汉特

氏族于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组建德尔维希 （Ｄｅｒｖｉｓｈｅｓ） 武装， 发动对欧洲殖民者的 “圣
战”， 攻击对象包括欧洲殖民者和依附英国的伊萨克部落。 英国曾尝试以索马里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 Ａ·菲德斯、 Ｃ·萨尔尼多利： 《肯尼亚的索马里人》， 《民族译丛》 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３ 页。
Ｇüｎｔｈｅｒ Ｓｃｈｌｅｅ，“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ｙ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ｄｅａｌｉｓ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ｏｍａｌｉ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７，Ｎｏ􀆰 ２，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５８ － ２７１；Ｋｕ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ａｌｉｍ，“ Ｓｉｌｅｎｔ Ｃｒ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Ｘ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ｐ􀆰 １１５􀆰
王学军： 《重新理解传统氏族制度： 索马里国家重建的社会逻辑及其限度》，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８ 页。
Ｉ􀆰 Ｍ􀆰 Ｌｅｗｉｓ，Ａ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ｍａｌｉ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１９６１，ｐ􀆰 １６１；Ｊｏａｋｉｍ Ｇｕ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ｈｍｅｄ Ａ􀆰 Ｏｍａｒ Ｄｈａｒｂａｘ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ｄａ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Ｄａｎｉｓｈ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６，ｐｐ􀆰 ９ － １０．
王学军： 《传统与现代的混合———索马里兰冲突治理的历史与理论反思》，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卷， 第 ７ 页。
顾章义、 安春英： 《列国志： 索马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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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落冲突调解方式解决纠纷。① 在意大利殖民的南方地区， 哈维伊、 拉汉文

和迪吉尔部落抵抗失败后选择与殖民政府合作， 达鲁德部落因此对这些部落发起

频繁袭击。②

英国和意大利的间接统治削弱了索马里传统冲突解决机制。 殖民者为节省成

本， 利用传统部落组织， 每年召开两次咨询委员会征求部落长老意见并讨论如何

解决纠纷。③ 进入咨询委员会的长老领取殖民政府工资成为管理人员， 引发部落

成员反感和不满， 削弱了其传统权威合法性。④ 殖民者还随意改变传统机制， 如

１９５９ 年意大利政府废除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收容其他部落成员的传统， 鼓励其

他部落移民保持独立身份。 这瓦解了部落人口流动中的身份转换机制， 阻碍部落

融合， 为日后更激烈的土地争夺埋下伏笔。⑤

前殖民时期形成的以协商共识为核心的政治传统， 与殖民时期跨氏族联盟的

集体行动经验， 共同构建了达鲁德部落重视协商、 尊崇传统权威且在外部压力下

高度凝聚的政治文化体系。

（三） 关键教训： 国家崩溃的警示

索马里独立后， 不同部落争夺政权使部落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主题。
哈维伊部落长期占据农牧业发达的穆杜格州 （Ｍｕｄｕｇ）， 并按部落传统世袭制任用

本部落人员， 达鲁德部落对此做法较为不满。 二战后， 哈维伊部落有影响力的人

员在摩加迪沙组建并主导 “索马里青年联盟” （Ｓｏｍａｌｉ Ｙｏｕｔｈ Ｌｅａｇｕｅ）， 后发展为反

对意大利殖民、 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政党。⑥ １９６０ 年， 哈维伊部落亚丁·阿卜杜

拉·奥斯曼·达尔 （Ａｄｅ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Ｏｓｍａｎ Ｄａａｒ） 凭借长期的政治积累成为索马

里首任总统。 他倡导团结全体索马里人的理念， 却又努力确保哈维伊部落在执政

党内的绝对主导地位。 在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全国市政选举中， 哈维伊部落代表赢得

７４％的席位。⑦

达鲁德部落对哈维伊部落垄断政权和发展收益的局面极为不满， 试图通过竞

选实现利益重组。 达鲁德部落的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 （Ａｂｄｉｒａｓｈｉｄ Ａｌｉ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国］ 刘易斯： 《索马里史》， 赵俊译， 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３１—７５ 页。
Ｉ􀆰 Ｍ􀆰 Ｌｅｗｉ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６９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ｕｐ，”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３，１９７２，ｐ􀆰 ３９２􀆰
［英国］ 刘易斯： 《索马里史》， 第 １３８ 页。
Ａ􀆰 Ｙ􀆰 Ｆａｒａｈ ａｎｄ Ｉ􀆰 Ｍ􀆰 Ｌｅｗｉｓ，Ｓｏｍａｌｉａ：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Ａｉｄ，１９９３，ｐｐ􀆰 １４ － ２９􀆰
［英国］ 刘易斯： 《索马里史》， 第 １４６ 页。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Ｕｆａｈａｍ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８８，ｐ􀆰 ５３􀆰
Ｂｒａｓｓ Ｐａｕｌ，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１９８５，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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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ｒｍａｒｋｅ） 获得意大利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资金支持， 通过选票贿赂和职位许诺

获得不少部落政治势力支持。① 在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总统选举中， 舍马克取代达尔。 舍

马克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善本部落生存条件， 通过政府胁迫、 警察殴打、 商家哄骗

等方式， 帮助达鲁德部落富裕人群低价收购哈维伊部落优质农田牧场， 实现财富

转移。② 在舍马克政府的 ５６７ 个职务中， 达鲁德部落占据 ２１６ 个， 哈维伊部落被

挤压至 １２５ 个， 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加起来仅获 ３１ 个。 而在 １５５ 个政府高级职

位中， 达鲁德部落占 ６２ 个， 哈维伊部落占 ３６ 个。③

但是， 舍马克忽视军队重组， 军队官员中 ３ ／ ４ 仍出身哈维伊部落。 面对军队

中强大的哈维伊部落力量， 舍马克既不敢轻易替换军官， 也无暇顾忌这一问题。
被排挤的达鲁德部落少数派军官组建小团体， 试图建立排除舍马克的新达鲁德部

落统治集团。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达鲁德部落出身的国民军总司令穆罕默德·西亚德·
巴雷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发动政变暗杀舍马克， 随后取缔多党制， 组建唯一

合法政党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 （Ｓｏｍａｌ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成立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④

巴雷政府延续舍马克时期偏袒达鲁德部落的政策。 １９６９ 年巴雷组建内阁，
１４ 位部长中 ７ 位来自达鲁德部落。⑤ 农业部长、 外贸部长长期被达鲁德部落垄

断， 这两个领域 ６０％以上的收入被达鲁德部落占有。 巴雷还设立国营农场， 将

非达鲁德部落的优质土地收归国有， 任命达鲁德部落成员管理。⑥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年

北方大旱期间， 巴雷以救灾为借口将 １４ 万游牧民迁至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一带原

属拉汉文部落的土地，⑦ 打破拉汉文部落对肥沃流域的控制权。 巴雷还宣扬每个

索马里人都有权住在喜欢的地方， 为达鲁德部落任意迁徙铺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 为笼络支持者， 巴雷鼓励南部达鲁德部落军官、 政客大量迁往朱巴河流域，
抢夺大量土地， 迫使拉汉文部落农民沦为佃户。⑧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欧加登战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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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巴雷政权信誉扫地， 达鲁德部落内部分崩离析。①

巴雷政权的部落利己主义政策激化各部落矛盾， 导致国家政权解体和达鲁德

部落内部瓦解。 巴雷政权将政治权力异化为单一部落牟利的工具， 赢者通吃的运

作逻辑导致社会撕裂、 统治合法性丧失。 其崩溃结局直接为邦特兰精英提供教

训： 忽视部落与区域的多元利益、 仅服务少数精英或单一部落的权力模式， 注定

因失去广泛支持而走向失败。

双重战略的实践与运作

自索马里陷入部落混战、 国家分裂以来， 邦特兰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实体， 发

展出独特的双重战略。 对内层面， 通过共识驱动的部落权力分享机制维护稳定，
核心是放弃直选， 回归并改良以部落推举为基础、 议会间接选举为路径的共识型

政治。 对外层面， 以实力导向的枢纽部落角色扩大影响， 核心是自治政权在联邦

体系中扮演灵活的居间角色， 根据自身利益时而支持联邦政府、 时而制衡联邦

政府。

（一） 对内维度： 以权力分享机制维护稳定

索马里各部落对巴雷治下达鲁德部落专权不满， 便开始组织民兵武装割据自

立。 在此背景下， １９７８ 年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组建 “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
（Ｓｏｍａｌｉ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 长期控制索马里东北邦特兰地区。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该组织在穆杜格州击败哈伯·吉迪尔氏族的 “萨阿德民兵组织” （Ｓａ’ ａｄ），
遏止法拉赫·艾迪德 （Ｆａｒａｈ Ａｉｄｉｄ） 北上企图。 当哈维伊部落两大氏族控制摩加

迪沙政权后， “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 分化为军事派和文官派。 军事派以阿卜杜

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Ｙｕｓｕｆ Ａｈｍｅｄ） 为首， 得到前巴雷政权部分

军官支持； 文官派以穆罕默德·阿布希尔·缪斯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ｓｈｉｒ Ｍｕｓｅ） 为首，
代表 １９６０ 年文官政府势力。② １９９１ 年底， 军事派击败文官派， 基本控制邦特兰

地区， 并在自治基础上保持与摩加迪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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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特兰依托部落氏族传统组织结构， 吸纳长老参与地方行政管理， 实现较好

治理。 １９９２ 年， 优素福·艾哈迈德将盘踞在博萨索等地的 “伊斯兰运动” （Ａｌ －
Ｉｔｉｈａａｄ ａｌ － Ｉｓｌａｍｉｙａ） 驱逐到南方， 巩固对邦特兰的统治。 遭打击的 “伊斯兰运动”
在南方分散融入各地伊斯兰法庭， 为日后 “青年党” 势力崛起埋下伏笔。① 到 １９９６
年底， 邦特兰地区逐步走向自治， 由以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为主的 “索马里

救国民主阵线” 控制， 有效排除南方部落武装染指的企图。
经过七年治理实践， 在联合国支持下， 优素福·艾哈迈德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宣

布成立索马里邦特兰国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并担任首任总统。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他被选为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总统后， 达鲁德部落杜尔巴汉特氏族的穆罕默德·阿卜迪·哈希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ｄｉ
Ｈａｓｈｉ） 继任邦特兰总统，② 其任期内局势保持平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哈希卸任后，
继任者是来自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奥斯曼 · 马哈茂德家族 （ Ｏｓｍａｎ
Ｍａｈａｍｕｕｄ） 的穆罕默德·缪斯·赫西 （Ｍｏｈａｍｕｄ Ｍｕｓｅ Ｈｅｒｓｉ）， 他上台后继续致

力于邦特兰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
索马里北部最大争议地区马基尔成为考验邦特兰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该地区

拥有良港拉斯戈赖 （Ｌａａｓｇｏｒａｙ）， 内战爆发以来索马里兰与邦特兰围绕此地展开

争夺。 马基尔当地达鲁德部落瓦尔桑加利氏族借势保持自治。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邦

特兰授权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勘探开发马基尔资源， 引发索马里兰和马基尔方

面激烈反对。③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得到海外瓦尔桑加利氏族资金支持的马基尔自治州

宣布独立， 成立 “马基尔国”， 直接与国际援助机构合作， 成为索马里北部第三

个政治实体。④

邦特兰拒绝承认 “马基尔国”， 双方围绕木炭生产原料问题反复博弈。 马基

尔为保护环境禁止砍伐本地金合欢树， 邦特兰则追求木炭出口利润， 强硬越境砍

伐。⑤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索马里兰部队以打击海盗为由攻入马基尔境内， 与马基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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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对峙。 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兰夹击下， “马基尔国” 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解散。① 同年

８ 月， 出身马基尔瓦尔桑加利氏族的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贾马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ｈｍｅｄ Ｊａｍａ） 从美国归来参加邦特兰总统选举。 他说服本氏族长老， 促使马基

尔加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邦特兰。② 尽管在选举中落败， 但当选总统阿布迪拉

赫曼·法罗尔 （Ａｂｄｉｒａｈｍａｎ Ｆａｒｏｌｅ） 从团结各派角度出发， 任命艾哈迈德·贾马

为内政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马基尔正式并入邦特兰。③ 马基尔问题和平解决体现

了邦特兰通过精英协商和部落推举制达成内部共识、 化解冲突的治理能力。 这种

以权力分享为核心的机制， 成功实现各主要氏族间的平衡， 为地区稳定奠定

基础。

（二） 对外维度： 以枢纽角色谋求影响

邦特兰通过复兴传统部落政治实现内部稳定， 同时对联邦政府采取若即若离

政策以扩大对南方各部落势力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出身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

氏族伊萨·马哈茂德家族 （Ｉｓｓａ Ｍａｈｍｕｄ） 的阿布迪拉赫曼·法罗尔当选邦特兰

第四任总统。 他在任期内完善司法系统， 建立透明财政系统， 成立社会福利署，
发展经济并打击海盗活动。④

２０１３ 年， 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实现向联邦政府转型。 为使联邦政府更好代

表各部落利益， 过渡联邦政府总统谢赫·艾哈迈德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ｈｍｅｄ） 积极恢复与

北方各独立政权的联系， 借第二届阿联酋反海盗会议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ＵＡ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ｉｒａｃ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之机， 与索马里兰政府、 邦特兰政府、 加勒穆杜格邦政府直

接对话， 共同签署 《迪拜宪章》 （Ｄｕｂａｉ Ｃｈａｒｔｅｒ）。 邦特兰、 加勒穆杜格赞同国家

统一， 各方以此为契机协调南北部落关系。⑤

自 １９９８ 年邦特兰宣布自治以来， 政权就被达鲁德部落牢牢控制， 其中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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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恩氏族占据绝对优势， 二十多年来， 政府首脑与高级官员基本出自该氏族。
２００９ 年上任的法罗尔本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届满， 但因新一届政府与总统选举筹备

进展缓慢， 后基于邦特兰宪法追溯性原则自动延长任期一年。 此举引发达鲁德部

落其他氏族不满， 导致博萨索、 卡多 （Ｑａｒｄｈｏ） 等地民众示威游行。 为平息抗

议， 法罗尔主动与各氏族长老协商， 最终获得各方谅解， 部落氏族传统制度作用

得到承认与重视。
随后， 马杰提恩氏族奥马尔·马哈茂德家族 （Ｏｍａｒ Ｍａｈｍｕｄ） 长老决定不再

进行地方选举， 恢复传统部落推举制确定邦特兰议会代表人选。 以此为标志， 邦

特兰各地陆续抵制地方直选， 恢复部落传统推举制。 在此背景下， 法罗尔解散过

渡时期邦特兰选举委员会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①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法罗尔宣布竞选连任， 十多名其他氏族领导人也先后宣布参选。② 选举流

程变为先由各部落推举议会代表， 再由这些代表选举总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６ 名

新宣誓就职的推举代表在议会进行总统投票， 来自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奥马

尔·马哈茂德家族、 曾担任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总理的阿卜杜维利·穆罕默德·
阿里·盖斯 （Ａｂｄｉｗｅｌｉ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ｉ Ｇａａｓ） 以 ３３ 票对 ３２ 票的微弱优势击败法罗

尔， 成为新一届邦特兰总统。③

阿里·盖斯在任期内推进税制改革， 建立地方渔业数据库， 发展渔业经济，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④ 他利用在欧美国家的人脉， 争取多国投资用于教育、 医

疗、 环保等领域， 并扩大外贸规模。⑤ 同时， 阿里·盖斯积极完善传统部落推举

制下的政府治理体制， 实现部落氏族利益平衡与均等化发展， 创造宽松的部落推

举环境。 尽管加洛威 （Ｇａｒｏｗｅ） 等地发生部落氏族间冲突， 但整体局势可控， 外

界普遍认为部落推举制和政府治理取得成功。⑥ 在 ２０１９ 年选举中， 因法罗尔与

盖斯激烈竞争， 第三方候选人、 索马里联邦政府前规划部长、 出身奥斯曼·马哈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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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博弈： 索马里邦特兰政治发展的双重路径

茂德家族的赛义德·阿卜杜拉希·德尼 （Ｓａｉ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Ｄｅｎｉ） 当选新一届邦特

兰总统。① 阿卜杜拉希·德尼延续阿里·盖斯的政策， 加强与索马里联邦政府联

系， 更多参与索马里全国事务。② 因其治下邦特兰和平发展， ２０２４ 年初德尼成功

连任。③

邦特兰稳定与发展得益于双重战略的实施： 对内建立以部落推举为核心的间

接选举制度， 有效维护内部秩序； 对外以若即若离姿态处理与联邦政府关系， 依

托政策发展经济， 逐步成为索马里北部稳定力量。 这一实践体现部落传统在索马

里地方治理中的核心价值， 为索马里和平进程与国家整合提供参考。

双重战略的成效与挑战

邦特兰对内构建部落权力分享机制、 对外扮演联邦枢纽角色的双重战略并非

偶然形成， 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 历史经验和资源整合能力。 然而， 在

长期运作中， 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核心优势也可能转化为风险与挑战

（一） 双重战略的成功条件及其独特性

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成功依赖三个关键条件。 首先， 单一的部落社会结构是基

础。 邦特兰作为萨马勒族系达鲁德部落聚居地， 由五大氏族组成， 这一结构历经

数世纪部落迁徙与整合形成。 达鲁德部落成员因共同迁徙历史与同宗认知具备天

然的情感共鸣， 有效规避了多元认同冲突。 在此基础上， 达鲁德部落的传统习俗

如长老议事和权威体系， 经长期社会互动内化为区域治理的默认规范。 长老会能

快速整合五大氏族诉求、 调解资源分歧， 无须应对南方多部落博弈的复杂局面。
这种社会共识为邦特兰权力分享机制落地提供了首要前提。

其次， 历史积淀的治理经验是支撑。 邦特兰稳定局面的形成依赖于对前殖

民、 殖民和独立后三个时期治理经验的选择性继承与反思， 最终凝聚成协商优

先、 集体抗外、 警惕专权的政治文化。 前殖民时期， 达鲁德部落已形成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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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０２６１８２，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ａｉｄ Ｄｅｎｉ Ｋｅｅｐｓ Ｒｉｖａｌｓ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Ｈｉ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ｕｌｙ 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ａｎｄ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２ ／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 ｌｅａｄｅｒ － ｓａｉｄ － ｄｅｎｉ － ｋｅｅｐｓ － ｒｉｖａｌｓ －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 ｏｖｅｒ － ｈｉ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１０９６７７１６９ － ａｒ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０，２０２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 －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 ／ ３３２３６６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ｆ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 ｒｅｇｉｏｎ － 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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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化解机制： 轻度纠纷由中立第三方部落长老组成的长老委员会仲裁， 结合

习惯法与沙里亚法提出解决方案； 纠纷升级则召开氏族大会， 以更广泛参与度确

保共识最大化， 而且大会决议具备不可抗拒的执行依据。 殖民时期， 达鲁德部落

展现跨氏族联盟凝聚力， 如欧加登氏族组建德尔维希武装联合杜尔巴汉特氏族共

同抗击欧洲殖民者。① 独立后， 巴雷政权的部落利己主义为邦特兰精英提供警

示， 使其认识到忽视多元利益必致失败， 这也是后来邦特兰推行氏族权力平衡和

部落推举制的直接动因。
再次， 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是保障。 邦特兰战略的成功还依赖对内外资源的

精准整合， 既避免联邦政府依赖援助却无治理的困境， 也规避索马里兰相对独立

却遭国际孤立的局限。 对内邦特兰将传统制度与现代治理融合， 将部落传统转化

为治理工具。 ２０１４ 年总统选举中的微弱胜选， ２０１９ 年德尼因前两位候选人竞争

激烈而获胜， 均体现氏族利益均衡设计。 同时， 邦特兰在传统框架下引入现代治

理元素， 如法罗尔任期建立透明公共财政、 社会福利署， 盖斯任期搭建渔业数据

库、 推进税制改革， 实现传统权威保障稳定与现代制度提升效能的互补。 对外邦

特兰以名义联邦、 实质自治为定位， 灵活拓展外部空间， 实现非对称外交与功能

合作的突破。 安全上与美国、 阿联酋联手打击恐怖主义； 外交上积极与外部国家

建立联系、 开展合作， 避免索马里兰的外交困境。
邦特兰与索马里兰同为索马里动荡局势中的稳定孤岛， 但二者的治理路径存

在本质差异， 这源于双方在政治定位、 权力合法性与区域互动逻辑等方面的根本

区别。 邦特兰采取实质自治、 名义联邦的政治定位， １９９８ 年成立索马里邦特兰

国， 明确宣布不脱离索马里联邦框架， 仅追求高度自治。 ２０１２ 年以来加强与联

邦政府的关系， 参与全国事务， 即便 ２０２４ 年联邦政府收权引发抵制， 邦特兰也

未寻求独立， 仅以联邦枢纽角色协调地方与中央矛盾。 而索马里兰采取完全独

立、 脱离联邦的政治定位， １９９１ 年原英属索马里兰地区脱离索马里独立， 成立

索马里兰共和国， 拒绝承认任何索马里联邦政府权威， 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删除索

马里标识， 将独立建国作为核心政治叙事。
在权力合法性来源方面， 邦特兰依托部落内部共识与联邦的名义认可， 其合

法性通过达鲁德部落五大氏族的协商共识获得， 通过部落推举制确保氏族利益平

衡， 同时借助联邦成员身份获得联合国、 欧盟等国际组织的间接认可， 兼获内部

部落授权与外部联邦背书。 索马里兰则依赖单一部落叙事与自主公民授权， 通过

伊萨克部落的独立抗争史获得合法性， 通过公民投票强化独立合法性， 拒绝任何

·２７·

① 崔媛媛、 王涛： 《英国对非洲投资的历程、 现状及启示》， 《学术探索》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３—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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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层面授权。 因未获国际承认， 其合法性仅局限于内部部落认同， 缺乏外部权

威背书， 导致国际援助规模远低于邦特兰。
在区域互动逻辑上， 邦特兰采取协同联邦、 整合区域的策略， 以联邦枢纽身

份协调南北关系。 一方面通过反恐合作与经济投资巩固自身稳定； 另一方面推动

区域整合， 如 ２００９ 年通过氏族协商吸纳马基尔地区， ２０１２ 年签署 《迪拜宪章》
协调南北部落矛盾， 呈现出以自治促协同的逻辑。 索马里兰则采取对抗联邦、 争

夺区域策略， 对联邦政府采取零合作态度， 同时与邦特兰争夺战略要地马基尔，
呈现出以独立拒协同、 以对抗争资源的逻辑。

在经济与安全基础上， 邦特兰形成内生韧性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格局， 经济

依托渔业、 跨境畜牧业等本土产业， 辅以国际投资， 抗风险能力较强； 安全上通

过社区警务与美国情报支持实现双重保障， 既化解内部的海盗问题， 又抵御外部

“青年党” 渗透， 形成以内生稳定为主、 外部支持为辅的格局。 索马里兰则形成

内部自给与外部孤立相并存格局， 经济依赖北部港口柏培拉港的转口贸易， 因国

际承认的缺失而难以获得大规模外资； 安全上仅依赖伊萨克部落民兵， 缺乏外部

反恐合作， 虽无 “青年党” 大规模渗透， 但内部部落矛盾仍存隐患。

（二） 双重战略的内在风险与潜在挑战

邦特兰双重战略虽已实现稳定， 但在长期运作中， 其核心优势也可能转化为

风险与挑战。 首先， 部落推举制导致精英固化与民主赤字。 邦特兰部落推举制虽

规避了直选引发的部落冲突， 却也形成马杰提恩氏族主导、 少数精英垄断的治理

格局， 民主参与的渠道逐渐狭窄， 长期而言可能引发底层不满与氏族矛盾。 从权

力结构看， 邦特兰政权自 １９９８ 年成立以来， 始终由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掌

控。 ２０１３ 年法罗尔因选举筹备缓慢而延长任期时， 博萨索、 卡多等地民众爆发

示威， 本质上是对马杰提恩精英垄断权力的不满。 ２０１４ 年总统选举中， ６６ 名推举

代表仅以 １ 票的差距决出胜负， 反映出精英圈层内部博弈远胜广泛的民意表达。 普

通民众既无直选权， 也难以影响氏族所推举的代表人选， 导致治理决策更倾向于

精英利益。 更严重的是， 精英固化已形成制度性障碍。 ２０１３ 年法罗尔解散过渡选

举委员会并恢复部落推举制后， 地方直选被全面抵制， 民主机制进一步倒退。 相

比之下， 索马里兰虽未获国际承认， 但至少通过公民投票与地方议会直选扩大参

与， 邦特兰的精英协商本质上是部落寡头政治， 若长期忽视底层诉求， 可能重蹈

巴雷政权精英脱离民众的覆辙。 南部 “青年党” 正是利用底层的不满而扩张， 邦

特兰若不能破解精英固化的局面， 未来或面临类似极端主义渗透风险。①

·３７·

① 王涛、 秦名连： 《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１—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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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单一部落结构导致社会包容性不足。 邦特兰稳定建立在达鲁德部落单

一主导基础上， 这种结构虽规避多元冲突， 却导致达鲁德部落内部弱势氏族的利

益边缘化， 社会包容性严重不足， 为长期冲突埋下隐患。 马杰提恩氏族主导政

权， 杜尔巴汉特、 瓦尔桑加利、 欧加登、 马雷汉四大氏族的利益诉求常被忽视。
瓦尔桑加利氏族虽获得内政部长职位， 但在石油勘探与渔业资源分配中仍处于弱

势， 其聚居地的资源主要由邦特兰政府管理。 欧加登氏族部分成员居住在边境地

区， 跨境畜牧业贸易常因邦特兰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矛盾而受损， 但邦特兰政府

未给予足够补偿， 氏族间的利益失衡可能在未来激化。
再次， 对外部势力的依赖导致稳定格局脆弱。 邦特兰稳定高度依赖外部安

全、 经济与外交支持， 而且缺乏替代方案， 一旦外部势力调整政策， 其治理体系

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邦特兰地区获得美国的反恐支持， 但这种合作具有极强的

外部主导性特征。 若美国因非洲之角战略调整削减对邦特兰的支持， 其反恐能力

将大幅下降。 南部 “青年党” 正是利用地方反恐能力薄弱而扩张， 邦特兰若失去

美国情报支持， “青年党” 可能通过欧加登等边境地区渗透， 甚至联合不满的氏族

引发动荡。 此外， 邦特兰将海盗纳入警务的做法， 本质上是利益收买， 若外部援

助减少导致警务经费不足， 海盗问题可能复燃， 从而破坏渔业出口与海上安全。
邦特兰的自给型经济圈虽优于联邦政府， 但仍高度依赖国际投资与外部市

场。 渔业产品大量销往海湾阿拉伯国家， 区域内农业、 基础设施和资源投资大量

倚赖欧盟、 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组织。 若外部环境变化， 海湾国家因能源

危机减少对渔业产品的进口， 或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因勘探收益不足而撤资， 邦特

兰经济将面临重创。① ２０２５ 年美国削减联邦援助的案例已证明外部援助的不可靠

性， 邦特兰若不能降低对国际投资的依赖程度， 经济韧性将难以持续。
邦特兰的外交空间依托于联邦成员身份与稳定支点定位， 联合国、 欧盟等国

际组织本质上将邦特兰视为索马里联邦制改革的实验田。 若未来联邦政府与邦特

兰之间爆发权力冲突， 国际组织可能为维护索马里统一而倾向于联邦政府， 从而

压缩邦特兰的外交空间。 此外， 欧盟、 美国可能以支持邦特兰为条件， 要求其配

合它们的政策， 如接收索马里难民、 参与对 “青年党” 的军事打击， 若邦特兰

拒绝， 可能失去外部支持。 这种条件性认可让邦特兰的外交自主性受限， 难以完

全根据自身利益制定政策。
最后， 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博弈导致平衡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 邦特兰实质自

治、 名义联邦的平衡状态， 本质上是联邦政府无力治理的暂时结果。 随着联邦政

·４７·

① 王涛、 崔媛媛： 《非洲风能开发利用的潜能、 现状及前景》，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７—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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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试图强化中央集权， 二者的权力冲突将逐渐激化， 威胁邦特兰自治地位。 未来

若联邦政府在外部支持下强化集权可能进一步要求收回资源管控权并干预地方选

举， 直接冲击邦特兰的实质自治地位。 此外， 联邦政府与南方哈维伊部落的潜在

合作， 也可能挤压邦特兰生存发展空间。 哈维伊部落长期控制摩加迪沙， 若联邦

政府与哈维伊部落达成权力共享协议， 可能联合推动削弱地方自治政策， 以巩固

南部势力。 在南北对立的格局下， 邦特兰可能被迫放弃名义联邦身份， 转向完全

独立， 但这又将面临类似索马里兰的国际孤立风险。 这种要么妥协、 要么对抗的

困境， 正是邦特兰与联邦政府之间博弈的长期不确定性所在。

结　 语

邦特兰能够在索马里全境治理崩溃、 恐怖主义蔓延与部落冲突频发的困境中

成为稳定孤岛， 核心在于对内构建部落权力分享机制、 对外扮演联邦枢纽角色的

双重战略。 这一战略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基础、 历史积淀与资源整合能力。 从社

会基础看， 达鲁德部落单一主导结构规避了多元认同冲突。 从历史经验看， 邦特

兰对前殖民、 殖民与独立后三个时期的治理经验进行了选择性继承与反思。 从资

源整合看， 邦特兰对内融合传统与现代治理， 通过现代制度提升治理效能； 对外

以名义联邦、 实质自治定位灵活破局， 既与美国、 阿联酋合作打击恐怖组织以保障

安全， 又通过欧盟投资发展渔业、 与澳大利亚矿业合作开发资源， 构建自给经济圈，
跳出了联邦政府依赖国际援助以及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却遭国际孤立的双重陷阱。

邦特兰的双重战略为索马里其他地区及全球冲突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

范式。 在索马里内部， 其核心启示在于建立包容性权力分配机制： 南部与中部可

借鉴邦特兰的部落协商模式， 通过长老会议实现氏族间权力均衡， 避免因单一部

落垄断政权而引发对抗。 联邦政府则需从邦特兰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中汲取经验，
认识到地方自治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需保持动态平衡， 强行收权只会激化矛盾。 对

全球冲突地区而言， 邦特兰经验揭示了两个关键治理原则： 其一是传统制度现代

化转型的可行性， 邦特兰将长老议事制转化为现代权力分享机制， 证明本土治理

资源可通过创造性转化适应现代治理需求， 这一模式在非洲部落社会具有普适参

考价值； 其二是务实外交策略的重要性， 邦特兰既不追求完全独立而避免国际孤

立， 也不盲目依附外部援助， 而是以联邦成员身份灵活开展国际合作， 在保持实

质自治的同时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 这种不完全独立却保持自主的生存智慧， 为

全球非国家行为体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谋求发展空间提供新思路。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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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ｎｄ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ａｎ ａｃｔ 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ｙｅｔ 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 Ｘｉｏｎｇ Ｘｉｎｇｈ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ｅｎ Ｚｅｙｕ，Ｐｈ􀆰 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Ｃｕｉ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ｎ “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ｏ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ｈｏｌｄ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 ｄ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ｉｔ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ｎ －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ｃ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ｖｉａ ｐｏｗｅｒ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ｓ ｄ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ｓｉｎｇｌｅ － ｔｒｉｂｅ －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ｌｉｔｅ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ｎｔｌａｎｄ’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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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ｍａｌｉａ，Ｐｕｎｔｌａｎｄ，ｔｒｉ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ｗｅ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ｕｉ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５００）􀆰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Ｓｕｎ Ｊｉｎ，Ｘｕ Ｘｉｕｌｉ ａｎｄ Ｗｕ 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ｙｉｅｌ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ｌｏｃ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ｇ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 ｏｒ ｒｅｊｅｃ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ｂｕ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ｓ ａ ｃ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ｒ，ａ ｂｕｆｆｅｒ，ａ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ａｎｄ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ｒ􀆰 Ｔｈｉ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 ｄｕａｌ －ｔｒａｃｋ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 ｓｅ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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